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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亮是我相识很早却见面较晚的一位诗人，是我在

心中赏赞已久的、年纪尚轻的“老”同志。也就是说，在个人

的交往上纯粹是君子之交，但在精神的融合和作品的相知

上却可以说是很深很深。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其作品的特

色体现在思想锐敏、角度犀利与诗的意象的创造性等方

面。作为一个作家、诗人，他正直而有良知，有着虽不张扬

却执著难移的定力和勇于担当的优良品质，由此闪射出人

性的光芒。他在诗歌创作上不仅注意思想的发现和哲理的

锋刃，还积极进行新诗艺术的探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首先，其诗作体现了诗人开阔的社会人生情怀，以及作

为一个真正诗人应有的责任担当。作为一位在粤西北瑶族

山区长大的诗人，唐德亮非常热爱家乡的一切：山川风习、

朴厚乡风等等。为此，他甚至以差不多整本诗集抒写了瑶

乡，但他的视野和情怀绝不囿于那一块、那一族的狭小天

地。一种挚热的天性与诗人的担当，使他具备一种纵观历

史与视通万里的眼光。很多诗作都体现了他驰骋万里的眼

光和情怀：“我骑在大山的脊梁/与群山一起奔跑……”瑶山

是他诗思的出发地，对于一位神思无垠和敢于承担的诗人

而言，“奔跑”的脚步永远不会止息，思想的触角也永不会被

磨平，责任的担当也永不会卸肩。即使他写的是寻常的物

象，也常常被诗意地加以提升，如“风将牛角吹醒/牛角将生

命唤醒”（《风将牛角唤醒》），“牦牛以它的影子及舌头/证实

高原冬天与春天同时生长”（《牦牛群》）。即使他写“穷人”，

也不是一味哀怜，也不是简单地愤而仇富，而是旨在张扬人

间和社会的公正平等，且从未忽略人的精神、人格骨气：“骨

肉是硬的/每一座大厦/都要用他们做奠基”。

再者，在注重诗境的开阔的同时，唐德亮也积极地进行深

刻的诗意挖掘，在诗境的开阔与诗意的纵深两个方面兼备。

深刻，不可能没有揭示。历史与现实都是真实的存

在。只有不涂抹与遮掩旧时的污血，才能更正确地掂估解

放与拯救的真正分量。在《伐竹》一诗中，作者是这样写的：

“竹与风为敌，不断鞭打隐形对手/直到累弯了腰”。其实在

我的理解中，竹与风“为敌”是迫不得已的被动行为。但凡

正义的抗争，往往也需要付出代价，有时这代价还是很沉重

的。而在《旧时的牛》这首诗中，作者说：“这春天被牛的舌

头收割之后/又探头探脑地从地底冒出/而那牛一旦装进人

类的胃/就再也无法与春天亲吻”。

在唐德亮的诗作中，类似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他作

诗从不甘肤浅，更不屑于浮皮蹭痒来堆砌无聊的文字。深

刻，这是有别于浅薄乏味之作的鲜明标识，但要做到深刻也

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深刻的思想，有高明的表达功

力，才有诗意深刻之作。

再次，唐德亮诗作中一直渗透着鲜明的爱憎，这源于他

骨子里非同一般的崇善与痛恶的感情倾向。这一点，固然

与前二者有关系，但我仍愿单独提出，只因为它是作者诗作

中突出的要素。

“莫道石头冥顽苍老/一旦刻上神秘的经文/便仿佛有

了神经/石头就不再是石头了/我不信神/但我相信石头敲

击的火花/是远古最动人的光芒”。（《高原的石头》）诗中浸

润着对质朴的同情和爱意，同时鄙视那些卑俗的势利之徒。

“当我看见/当我看不见/我依然感受到/这世界即使在

夜晚/也有阳光与幸福/在人世的头颅上生长”（《当我看

见》），对人世间的一切真善美，有一种爱之甚烈的深情。“真

善美”这三个字，虽已被用得太熟，却仍然难以用别的词语

替代，正因为诗人对其爱得太深，便对与之相反的东西憎恶

有加，如在《族长秘史》中所揭示出的人世丑行。

如此说来，真正的诗人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个

真善美的无愧的代言人，要有一颗炽热的爱心，也要有一颗

痛恨邪恶的凛正之心。真正的好人，后天的环境熏陶固然

非常重要，先天的基因也不能说全无意义。作为一个诗人，

写出真正的好诗就是做好事。

孔子说，听其言观其行。我认为真正的、感情真挚的诗

不同于一般的“言”，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发自肺腑的“心

之声”，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言也是行。中国古代的

仁人志士、爱国英烈，他们的诗词与他们做人的“行”就是一

致的。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陆游是这样，于谦、林则徐等

也是这样。唐德亮的诗作也是一种真诚之作。

唐德亮在诗歌艺术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可以说，在

新诗创作中的一些常见的表现方法他多运用圆熟，而且在

实践中也有奇招显现。但奇而不怪，变而不离谱，创而不失

其美。例如，“两片厚厚的嘴唇/一旦发言/便有结实的稻

米/成了齑粉”。（《石磨》）意象变形之后，力度遽然增大，或

许就连事物的性质也有所改变。

“这是什么样的镜子/被天空挂起又被天空遗弃/惨白

的颜色/被水浸淫被水击碎”。（《水中月》）面对传统的意象，

诗人仍会依据环境的变化、感觉的不同，赋予其新的含义。

“夜风将虫声传到天涯/不断散落那一片片带露的叶

尖/被虫声染亮/那虚寂的天空被虫声充满”。（《虫声》）微不

足道的虫声，诗人以通感等手法加以揉调，便使树叶乃至天

空有了亮色，也不再那么空寂。足见诗意的大小、质量与现

实中的物象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

“栽一株玉米于浅土/荒凉中的叶片/摇曵着单调的春

天/喂养着瘦弱的温饱”。（《石灰岩山区》）四句诗即浓缩了

粤北山区土层的贫瘠与吝啬。诗人对词语的巧妙组合突显

了艺术的张力。这些诗句的可贵之处在于：从生活的真实

面看来是不忍目睹的；而从诗歌的艺术上看，却具有耐人咀

嚼的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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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王肯老师创作了一首

叫《鄂伦春小唱》的歌曲：“高高的兴安岭一

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

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遍野

打也打不尽。”歌曲以强劲有力的旋律、生

动形象的歌词，非常准确地传达出了鄂伦

春人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品格。而现在，作

家诚然怀着对鄂伦春族的深情与热爱、理

解与尊重，以史诗般宏阔的豪迈叙事，用他

的小说《白那恰》为这个淳朴善良的民族谱

写了一曲优美的生命赞歌。

清光绪年间，鄂伦春一个部落，为了离

开流行天花的穆昆，在首领莫日根的带领

下，开始了漫长的逃亡。时光流转，经历了

无数灾难，终于完成了一次次迁徙。小说

描写的就是迁徙途中发生的故事。通过一

个部落的兴衰，全面展示了鄂伦春民族的

传奇历史。作者避开了关于历史的宏大叙

事，把历史、传奇放入日常的现实，在每一

天实际的日子里完成叙述，与那些激烈地

表达仇恨与杀戮的作品相比，更加具有亲

和力。作者像一个沉稳老到的画家，将鄂

伦春人那一幕幕看似平常却又像一串串亮

闪闪的互相关联的珍珠似的故事，连缀在

一起，绘出一幅幽深淡雅极富禅意的唯美

画卷。

很多人都曾被大型原生态歌舞演出

《云南映象》所打动，那种未经俗世污染、

最接近生命本真的原始与纯粹，非常令人

震撼。而小说《白那恰》中所保持的那种

原始粗粝的状态，那种来自森林山野的毛

茸茸的触感，是“云南映象”在文学上的另

外一种表达。这种原汁原味的小说，真是

特别珍贵，它不矫揉造作，不耍花拳绣腿，

朴素平实地讲述着它的故事，如出水芙蓉

般的清丽。

作者对于鄂伦春族的了解与认识，不

是普通的熟悉，而是一种水乳交融、血肉相

连的凝合。书中的整体气象、语言风格、民

俗民风民情，都非常有特点。如果不看作

者简介，你一定会以为这是鄂伦春人自己

写的作品，作者如神灵附体般地进入到了

鄂伦春人的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精神

世界，触摸到了他们的灵魂，这使他的作品

像是从他们身上生长出来似的自然天成，

完好地再现了鄂伦春原始部落的生存状

态，抒写出在那个时代里属于这个民族的

心灵史。

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小说中

所表现的鄂伦春人的爱，除了爱情、友情，

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情。作为一个以狩

猎为生的民族，人与自然特别是动物的关

系更为特殊和复杂，作者在这里所表现的

是那种为了生存而无奈选择中所透射出的

人性：“一想到打鹿胎，她就会联想到女人

怀孩子，她不忍心看见母鹿和胎儿一起被

打死。”“她觉得这座长满白桦树的雪山有

一种圣洁感。”这是对自然的敬畏。“他常常

把这座山里的东西看作自己的亲人，也会

把亲人看作这山里的什么，他也会把山里

的一切看成神。”这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及对

自然的依恋。

熊，对于鄂伦春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特

殊的动物，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遥远的

过去，有一猎人被一只母熊抓去，同居几年

生下一幼熊，后来猎人逃走，母熊气急了，把

幼熊一撕两半，一半扔给猎人，一半抱在自

己怀里，随母熊的是熊，随猎人的成了鄂伦

春人。”于是，鄂伦春人坚信，熊就是他们的

祖先，他们管熊叫雅亚，吃熊肉时，要先学几

声乌鸦叫，把吃肉的事赖在乌鸦身上。

人与动物那种又亲密又矛盾的复杂心

理，在书中一个叫“葬熊”的章节里，作者有

非常细致深入的描写。他们给熊做的是风

葬：“就像为乌力楞的老人送葬一样，人们

把熊骨放到用柳条编的棺材里，把熊棺抬

到树林子里，让人们把熊棺架到树上面。”

他们围着熊头和熊骨跳斗熊舞，然后一起

唱歌：“是你喜爱我们才成长，古落，我们要

摸你的骨风葬你，你要走两山中间的路，你

年年要让我们见到你，你年年要喜爱我们

打着你。”这就是鄂伦春人眼中的熊，与他

们血脉相连，像高山与河流一样，互相缠

绕，生死相依，不可分割。

“迁徙是一种求生式的逃亡或者说是

一种无奈的选择。”独特的生存方式使鄂伦

春人身上具有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或许

早期森林山野中生活的艰辛，让他们把内

心美好的期望寄托于他们想象中的山神身

上，比如，对于白那恰的祭拜，当他们外出

狩猎前，他们向它祈求平安与收获，待他们

狩猎归来，他们会再次祭拜，感谢他赐予的

猎物。而萨满在他们看来，就像雨后天边

出现的彩虹，是沟通阴阳两界的一座桥，它

能把那边死者的讯息传递给这边的生者，

看得见，摸不着，美丽、真实又虚幻，安慰疾

病或灾难中痛苦的身体与心灵。

这是一部以近于白描式的写实手法创

作的小说，叙事从容大气，内容仿佛东北那

黝黑的土地，辽远厚重。随着部落的一次

次迁徙，小说情节一步步地展开，这时，作

者就像一个空中摄影师，从各个角度和层

面讲述他们迁徙中发生的种种传奇：围猎

捕鱼、婚姻爱情、抗击罗刹、枪杀腐败骁骑

校、雪灾等。

这部小说虽然是典型的男性叙事，硬

朗中也偶尔充满柔情。书中塑造得最为出

色的是吉若。这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子，

她出生时母亲去世，从小与父亲一起长

大。后来，她心爱的男人因为血缘关系无

法与她成婚，后来又在抗击罗刹的战斗中

死去，她背负着个人的苦难。当族人需要

她做萨满时，她义不容辞地拿起了萨满鼓；

当首领离世让她做整个部落的首领时，她

又勇敢地承担起这个重任，率领族人顽强

游走于森林山野之中。作者把内心深处最

柔美的感情及对女性的美好愿望毫无保留

地倾注在吉若身上，使她在书中的形象特

别光彩夺目。

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

过程中，始终把自己隐在幕后，把舞台交给

小说里的人物，表达他们的欢乐与悲伤。

那种无我之境的随意、物我两忘的老庄思

想、充满禅意的象征和隐喻时时弥漫在字

里行间。

书中关于鄂伦春族独特风俗的描写，

比如：水葬、树葬、骨卜、记事绳、抓嘎拉哈

等，除了故事和情节的需要，还极具历史、

人文、民俗学等重要价值。

由于鄂伦春族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地

区，所以书中除了鄂伦春语，还有很多东北

方言，这些幽默风趣的东北话，使小说语言

更加形象生动，像夹杂着雪花的旋风扑面

而来，清新、鲜活，对于表现人物性格特别

有效。叙事也是这样，几个动词就能够把

一个场面或事情交代清楚，且活灵活现，极

富动感。很多场景充满了画面感，有的地

方写得特别有感觉和味道。如，“代苏荣在

沟塘的深草里走得很快，在过草塔头的时

候，枯草那么密，那么高，他在一个个塔头

上轻快地跳跃着。那又是一种力量的踩

踏，当他踏过之后，草塔头上的枯草都被他

踏出一个个深坑。”文字非常含蓄优美。

一些微小的细节可看出作者非常注意

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比如这段描写：“树洞

口烂木茬上挂了一层白霜，这准是熊喘气

形成的。”

作者在后记中说，从2000年就开始准

备这部作品了，除了查阅大量资料，几乎走

遍了北方分散在各地居住的猎民乡村，采

访了百余位鄂伦春族老人。从2005年写

作第一稿，到2010年终稿，加上前期准备，

可谓十年磨一剑。书中所表现的鄂伦春人

那种强大旺盛的生命力，那种不畏艰险、敢

于搏杀的勇气，以及美好真诚的品格，对于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人到中年的回族作家李进祥，在文

学的旷野上已跋涉多年，可喜又可贵的

是，我们没有在他身上看到很多

作家显现出的自我重复和保守疲

敝。恰恰相反，在近几年的小说

写作中，李进祥表现出毫不懈怠

的探索精神及果敢锐气的艺术魄

力。长篇小说《拯救者》和《四

个穆萨》《讨白》《黄鼠》《三个

女人》《二手房》等一系列短篇

小说作品的发表，均确凿无疑地彰显出

作家试图超越此前他所惯熟的乡土题材

和叙事风格的努力。长篇小说与中短篇

兼善，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双重书

写，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的绵密编织，

世俗之思与灵魂之深的探勘追问……这

一切，使李进祥的小说呈现出繁复的面

貌与开阔的审美意蕴。在文学创作的征

程中，这种不封闭、不停滞、在路上的

写作姿态本身就值得肯定和褒扬。

李进祥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与先锋精

神遇合的产物。他新近几年创作的小说

彰显出规避叙事艺术简单化的诸种努

力，达到了哲学寓意的生成与叙事形式

的自觉凸显。如在长篇小说《拯救者》

中，作家通过一个劫持事件的发生，在

大巴车这一密闭的空间内，在短短几个

小时的时间里，描写了劫持者与被劫持

者，大巴车内与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度、

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物

的言行举止及其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

多元的叙事视角与精妙的叙事结构的契

合，使这部作品具有复调小说的魅性，

如巴赫金所说的，“有着众多的各自独

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

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

在研习和借鉴先锋文学艺术新变和

自由精神的基础上，李进祥敏慧而巧妙

地将“写什么”与“怎么写”进行了艺

术的缝合。“有意味的形式”的匠心经

营，颠覆了此前读者对李进祥作品的惯

性认知。作家以崭新的艺术尝试成功地

实现了他在创作《拯救者》之初意欲实

现的目标：“写一部与自己以往不一样

的作品……这部小说不光是突破了我以

往的写作题材，更重要的是，叙述方

式、叙述语言也有很大的变化。”

但在求变与追新的同时，李进祥也

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作品中的恒常与坚

守。不论是新近的作品，还是早期的写

作，贯穿他前后创作的“草蛇灰线”是

他对弱小群体的生存追问与灵魂之思。

李进祥是一个对时代历史、对人类的内

心世界有着强烈探求欲望的作家。他的

写作在介入现实、保持对时代的慎思的

同时，充满了对广大底层民众的知情与

体恤。在“清水河”系列篇章中，无论

是痴恋土地、辛勤劳作的传统乡农，还

是进城寻梦、忍辱负重的新型农民工，

这些人物的生活阅历与生命故事虽然不

尽相同，但在寻求理想人生的历程中都

受尽了命运的捉弄，都要遭遇苦难的迎

头痛击。令人称道的是，李进祥笔下的

苦难并非只是底层民众面临的物质艰

窘，他更注重揭示现代人类在社会转型

时期遭受的精神苦难。譬如在长篇小说

《拯救者》中，这些来到桃花源景区中

的每个人物都陷溺在精神的愁城中，他

们期望获得身体与灵魂的救赎。然而，

自始至终，他们都未能走出各自的悖论

性处境，依然被生活或命运所劫持。

于是，艰难时事造成了人心之殇。

李进祥小说中的芸芸众生普遍经受着灵

魂的孤独。瓦尔特·本雅明认为小说诞

生于“孤独的个人”，而“孤独”是李

进祥进入现代人类精神肌理的一把钥

匙，也是他对存在的独到解析。在《四

个穆萨》《讨白》《黄鼠》等文本中，作

家不避艰险地书写了神圣信仰与世俗生

活、恐怖杀戮与安顺度日、固守教规与

敬畏生命的精神疑难。在历史暴力与天

灾人祸中，渺小的人类在彷徨孤苦的境

遇中痛苦地挣扎。他们的满腹心事得不

到纾解，追索也得不到最终的答案，于

是孤独便成为永恒的宿命。尤其在《讨

白》这部小说里，无处不在而又无休无

止的孤独感笼罩着每一个人。人性与神

性的激烈撕扯导致了个人的孤独、家族

的孤独以及整个民族的孤独。在此，作

家抛开了对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惯性

的、单向度的认知，贡献出独特的迷

思。李进祥作品的迷人之处是他大胆而

勇敢地批判与嘲弄了我们时代居之不疑

的信念。但因为文字的柔和、讲述的温

婉以及静观默察的方式，化解了蕴含在

内部的酷烈与痛彻——这也许是作家的

刻意而为。他更愿意与理想的读者一起

秘密交流或会心一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进祥的小说越

来越致力于对人性内部风景的深入发掘

与省思，而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边地人生

传奇故事的线性讲述。经由一群具有灵

魂深度的人物塑造，李进祥的作品描摹

出俗世中生命样态的丰富与人生追索的

艰难。他的作品不愿忽视人类的肉身局

限而直奔彼岸的灵魂家园，而是要在存

在的残缺和伦理的失范中勘探人性的丰

厚与驳杂。在小说《黄鼠》中，李进祥

通过对灾荒之年的叙写，探讨了宗教禁

忌与生命存续的巨大疑难。这一疑难尖

锐地摆在了苏莱曼阿訇面前。最终，在

吃人恶行露出端倪的危险情势下，苏莱

曼阿訇选择了对人命的保全。他为村民

们宰杀黄鼠，帮助他们度过饥馑。但他

自己，却因愧疚与自责而自认其罪，悄

然消失在茫茫人海。与之相似，《讨

白》与《四个穆萨》想要探讨的是战争

与和平、文明与野蛮、民族与国家、个

体与人类的宏大主题。这样的写作难度

可想而知，但这恰是一个作家精神体量

与艺术高低的有力明证。李进祥正在用

文字拓展着他的精神疆域。他的写作不

仅着眼于一个民族的遭际，而且包蕴着

多元文化在时代历史中的众声喧哗，从

而指出了个体、民族与全人类共同面对

的精神疑难。由此，他作品的艺术视野

陡然开朗，博大而广袤的精神空间日益

显明。

在李进祥的小说世界中，他对民族

心史的勘探始终立足在凡俗的苦难人生

中。通过一个有信仰民族的生存细节，

揭示出生命的残缺与有限。他的小说逐

渐摆脱了过度的道德审判，而以超然和

仁慈看待宇宙万物。人何以至此？谁能

拯救我们？李进祥为人的存在发出了旷

野的呼告。作家与他书写的弱小群体一

起，在生命的深渊中永不止息地寻觅答

案，并开凿了一条通往隐秘心灵的秘密

小径，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

内心经验的崭新维度。

世俗之痛与灵魂之深的探勘世俗之痛与灵魂之深的探勘
————李进祥小说创作论李进祥小说创作论 □□乌兰其木格乌兰其木格（（蒙古族蒙古族））

质朴书写鄂伦春族的历史质朴书写鄂伦春族的历史
————读诚然长篇小说读诚然长篇小说《《白那恰白那恰》》 □□宣宣 儿儿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4月2日，由鲁迅文学

院主办的“穿越的语辞——帕蒂古丽、陶丽群、雍

措研讨会”在京举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

华栋，孟繁华、贺绍俊、冯秋子、宁肯、周晓枫、徐则

臣、张莉、丛治辰、傅逸尘、肖贵平等作家、评论家

与会研讨。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

主持。

本次论坛以“穿越的语辞”为主题，研讨了帕

蒂古丽、陶丽群、雍措三位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

品。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近年来在小说、散文

创作领域用力颇深，新作《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

是深入生活结出的一颗果实；壮族作家陶丽群多

年来进行着别具风格的小说创作，《母亲的岛》《寻

暖》等作品引起较好反响；藏族作家雍措则长于散

文写作，其笔下的“凹村”逐渐成为具有独特精神

意义的地理坐标。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坚持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围绕三位作家的创作展开了

深入的探讨，尤其提出了很多一针见血的意见，让

几位青年作家受益匪浅。

这几位作家笔下的“穿越的语辞”，既与她们

的少数民族身份有关，也来自于她们的思维和语

言习惯。大家谈到，三位作家基于民族身份和文

化经验写作，以各自鲜明的风格标识了各自独特

的存在，也在更广大层面上对我们普遍关注的命

题进行书写与探讨。散文集《水乳交融的村庄秘

境》是一个在新疆生长的作家离开多年后又回归

的创作，作为一名援疆干部从宁波回到新疆，对故

乡土地上的人、物、事有了新的发现和体悟。这些

作品弘扬民族团结的理念、对乡村土地的爱、人生

存于世的基本善念等，从细微处着笔用墨，彰显了

对不同民族间沟通交流的深刻理解和认知。相比

较前三部分，散文集第四部分的一些篇章略显随

意，影响了整部散文集的力度和深度。陶丽群的小

说含蓄迂回，在扎实、紧凑的结构中，追求小说的

复杂意蕴，以精准的文字、淋漓尽致的表达，给人带来新鲜感。她的

小说耐人寻味，于空白处让人想象、思索。作为一名女作家，陶丽群

关注的是处于正常生存状态中的女性的状态与情绪，《母亲的岛》

《寻暖》等篇什向深处开掘，以细腻饱满的情感向读者呈现了一个

独特的女性世界。但也有评论家认为，思想深度不够使得小说不够

深刻，从而限制了更大张力的形成。提到雍措的散文，与会者认为，

她在“凹村”完成了一种有灵性的书写和表达，雍措的散文体现出

了“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在她的作品里，动物、墙、风都能

进行拟人化的交流，产生一种“鬼使神差”的魔幻效果。作家对各种

生命力的介入信手拈来，找到了特殊的角度、素材、语调，进行了自

由的表达。与此同时，大家也谈到，雍措的散文中，关于景物的描写

较多，关于人物的近景和特写则较少，在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上

时有困顿之感。但相信假以时日，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和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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